"纽伦堡审判"60周年   亲历者忆往昔 
央视国际 (2005年11月22日 09:54) 
　　昨天是“纽伦堡审判”60周年纪念日。1945年11月20号，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针对纳粹在二战中所犯罪行举行审判。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运用法律手段制裁战争罪行。纽伦堡审判也因此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纪审判”。60年的光阴匆匆流逝，昨天，当年许多亲历这一事件的老人重返纽伦堡，共同纪念60年前那个不平凡的日子。 

　　这座古老的建筑就是著名的纽伦堡法院。在这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中，封存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60年前的11月20号，就在这里，由苏美英法四国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在二战期间犯下累累罪行的22名纳粹高官进行了审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纽伦堡”审判。 

　　昨天，当年参加过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翻译人员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重回故地，在当年的审判大厅中，共同追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苏珊娜·冯· 帕琴斯基是当年报道这次审判的唯一一名德国记者。 

　　“他们站在那儿，都是小个子，看上去很瘦弱、脏兮兮的。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比他们的身材大很多，他们身上所有的勋章和肩章都被摘掉了，他们就像乞丐一样坐在角落里, 由他们的家人陪着，我永远也想不到他们如此的不起眼。” 

　　汉贝格在当年的庭审中担任被告的翻译 

　　纽伦堡审判翻译 汉贝格：”当一个年轻人念出那些罪行，并要为他们辩护时，那时这样做是他的责任，但当你是那些罪行的受害者，比如我自己 ，这样做是很难的一件事，即使在今天想起来仍是如此。”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03分，苏美英法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22名纳粹德国要犯展开审判。这场庄严肃穆的庭审掀开了国际法的重要一页。在经过近一年的艰难审讯之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最终在1946年9月30号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22名德国纳粹要犯得到了应有的制裁。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公正的判决，它和随后的远东国际法庭一样，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所确立的国际法准则也成为今天海牙国际法庭的基石。尽管当年，不少人主张应该对那些罪行累累的纳粹要犯直接实行处决，但纽伦堡审判用事实证明，除了仇恨与报复之外，人们可以用理性文明的手段伸张正义。 

　　昨天，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中，人们也在纪念着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纪念馆的负责人拉杰特表示，所有正义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一天，作为一场“世纪审判”，纽伦堡审判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惩处纳粹罪犯本身。 

　　亚德瓦谢姆纪念馆的负责人 拉杰特：纽伦堡审判，开始于60年前的今天。这次审判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文明的方式将那些违反人道，破坏和平和发动战争的人送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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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20日在纽伦堡法庭举行了纪念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的活动，前盟军检察官、律师、目击者和报道审判的记者参加了当天的纪念活动。美国是推动那次历史性审判的主要力量，纽伦堡审判为审判战犯树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先例。对包括前纳粹空军元帅戈林、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内的22名纳粹高官的审判于1945年11月20日开始，盟军选择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是因为它曾是纳粹思想的一个发源地，纽伦堡的法庭建筑物在战争中也未受损。前苏联曾想在柏林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 

　　法庭最后宣判3名被告无罪，另外11名被告的一些指控不成立。1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它人则被处以很长的刑期。戈林被判处死刑，但他在法庭处决他之前在狱中自杀。对纽伦堡审判进行报道的德国记者帕克斯森说：“这些人当时就坐在那里。”她说，她对这些纳粹头目不穿军装时的样子感到很惊讶。她告诉路透社：“他们穿着肥大的衣服看上去很不干净。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街角要饭的流浪汉。你没法想像他们看起来是多么地不起眼。”纽伦堡审判为随后的战争罪行审判和国际法庭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且永远否决了战犯们有关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辩解。纽伦堡审判确定种族灭绝为一项罪行，并认定计划、准备、挑起和发动侵略战争也是一项罪行，虽然它没有给出侵略的定义。 

　　93岁的前美国检察官哈里斯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很感动。”哈里斯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审判前并不清楚纳粹罪行的严重性。他说：“我们当时还不清楚在德国发生的种族灭绝罪行的规模，我们在开始调查前还没有掌握非常确实的证据。”法庭通过哈里斯对纳粹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盘问获得了大屠杀的证据。霍斯承认将集中营变成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屠杀中心。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并放映了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哈里斯说，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适应这次审判给他带来的沉重回忆。他说：“即使是在现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仍影响着我，但所有这些残忍的罪行并不只是一个德国现象。” 

　　尽管纽伦堡审判对战犯的审判树立了一个先例，但在战后数十年进行的民调配表明，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纽伦堡审判的判决只是“胜利者的正义”，但德国媒体昨天一致对纽伦堡审判予以赞扬。柏林的《每日镜报》写道：“如果没有纽伦堡，海牙的国际法院和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这样的战争罪犯的审判将是不可想像的。在纽伦堡审判六十年后，统一的德国已不再就胜利者的正义进行争论。它可以直面正义的胜利。”


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战犯审判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刑事诉讼案。从1945年11月20日开 始，四大盟国在纽伦堡开始对在押的纳粹战犯进行系统的审判和惩处。纽伦堡国际 军事法庭传讯了200 多名证人和140 多个知情人，查阅了包括5500多份纳粹党和国 家颁发的各种秘密档案在内的30多万份文件和书面材料，数以吨计；20万份代替宣 誓的保证书，并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保证随时出庭作证；举行了403 次公开审判。 
1945年8 月8 日，经杜鲁门总统任命的美国首席检查官罗伯特·杰克逊到任， 得到四大盟国的支持。四国共同确认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法庭的地址最后定位在纽伦堡，而不是苏联建议的柏林，也不是英国建议的慕尼黑。苏联和法国作了让步， 一致同意使用英美的法律程序。这次史无前例的审判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当时的德国一片混乱，大多数战犯早已是欧洲以往任何罪犯难以比拟的，这又给审判和量刑带来极大困难。四大盟国初步拟定的应搜捕名单上列名100 多万人，苏联要求对至少20万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 

    由于四大盟国和全世界正义、进步势力的支持，各方面事项都较快地出现了转机。在众多当地居民的密切配合下，盟国侦查人员在从挪威到意大利，从荷兰到希腊，从俄罗斯到法国的广大地域内，两月内就抓获了几千名有分量的甲、乙级战犯， 其中，在汉堡抓获到里宾特洛甫，在奥地利拘捕了卡登勃伦纳，在德国的英占区截获了绍克尔，在贝希斯特加登抓到了莱伊，军火巨头克虏伯则落人加拿大宪兵手中。 除去先期已死亡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畏罪自杀的戈贝尔、希姆莱以及执行死刑前夕才服毒毙命的党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以及劳工阵线负责人罗伯特·莱伊外，纳粹甲级战犯可以说在纽伦堡法庭照了一张全家福合影。 

    纽伦堡法庭认定的有关战争罪犯的确认标准如下：1 ．被控犯有发动战争罪, 破坏和平罪者定为首要战犯。战争罪亦称“严重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战争罪 是指有计划地或大规模地、特别是作为一项计划或政策组成部分地实行各种严重违 反战争法规和惯例、构成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犯罪行为。战争罪主要是指违 反海牙公约体系和日内瓦公约体系。在纽伦堡审判中，战争罪被作为三项主要罪行之一受到审判和惩罚。根据《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战争罪包括但不限 于对被占领土或被占领土内的和平居民的屠杀，为奴役或任何其它目的而对平民的 虐待或放逐，杀害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物，任意毁灭城镇、乡村或非基于军事上必要的破坏。破坏和平罪亦称侵略罪，是指策划、准备、 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或保证的战争， 或参加为达到上述任何目的的同谋的犯罪行为。侵略罪以非法使用武力为主要手段， 入侵或攻击另一国领土，侵犯另一国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严重地破坏了国 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严重地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基本 利益，是另一项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中，侵略罪以“违反和平罪”的 名称被列为三项主要罪行之一受到审判和惩罚。此类战犯包括纳粹党、帝国中央政 府的主要领导人，国防军、党卫军高级将领，统帅部成员。例如帝国元首希特勒、 纳粹党和政府第二把手戈林、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南、宣传部长戈贝尔、内政部长弗利克、劳工部长绍克尔、东方部长罗森堡、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驻荷兰总督因夸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22 人（其中密勒、鲍曼等一批人负案在逃）。 

    2 ．被控犯有戕害人类罪和违反人道罪（当时“种族灭绝”的罪名尚未出台） 的组织者，定为乙级战犯。违反人道罪是指有计划地或大规模地实行由某一政府或 组织或团体唆使或指挥的对任何平民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和其它各种非人道 行为，以及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原因进行的迫害行为。这种罪行比战争罪的性 质和危害性更加严重，不但直接对人类的生命和尊严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还严重地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地阻碍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反人道罪属于引起整个国 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属于国际罪行中的“核心罪行”的范畴。与战争 罪相比，反人道罪具有两个战争罪不具有的特点：一是它不仅可以对敌国国民实施， 而且还可以对本国国民实施。反人道罪不仅可以发生在战争或武装冲突期间，而且可以发生在战争之前，甚至发生在和平时期。反人道罪包括11种罪行：谋杀；灭绝 ；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徙人口；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监禁或以其它方式严重剥夺他人的人身权利；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受孕、强制绝育或其它严重程度相当的性暴力；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性别，或 根据公认的为国际法所不容的其它理由，对任何可以被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 而且与本款提及的任何行为有关的行为；强迫人身失踪；种族隔离；故意对他人造 成重大痛苦，或对他人的身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它性质类似的不人道行为。 

    上述纳粹党、政、军、党卫军、秘密警察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专事屠杀和平 居民的“特别行动队”负责人，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和政治部负责人，专门杀害 重病人的“处决中心”负责人，参与制订“种族清洗”的T —4 行动计划的医生和科学家，组织实施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的医疗部门负责人等。共计四五千人。 

    3 ．上述罪行的实施者和执行者，被定为丙级战犯。包括直接杀害、严重虐待 被占领国和平居民、战俘的党卫军、国防军官兵，特别行动队成员，秘密警察骨干 分子，集中营和灭绝营看守以及参与对“劣等种族”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以医 疗手段大批杀害犹太人、吉普赛人、苏军战俘和重病人的党卫军男女医生和护士， T —4 护士等。共计十多万人。 

    经过将近一年的取证审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0月1 日庄严宣告： 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三罪并罚，判处第三帝国前外长里宾特洛甫、 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劳工部长绍克尔、东方领土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 粹党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驻 荷兰总督塞斯·因夸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武装力量大本营总参 谋长威廉·凯特尔以及作战部长约德尔死刑；党和帝国前三号人物鲁道夫·赫斯。 中央银行行长瓦尔特·冯克、海军总司令艾利希·雷德尔被判处终身监禁。希特勒 主义青年团首脑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判20年监禁；前外长康斯坦丁·冯·牛莱 特被判15年监禁；第三帝国新任元首、前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被判10年监禁。 仅纳粹党中央秘书长马丁·鲍曼负案在逃（被缺席判处死刑）。纳粹党中的财金奇 才和传奇人物雅尔马·沙赫特，虽则为第三帝国的财政金融繁荣出过大力，但因参与谋杀希特勒的“7 ·20”事件，被对他不无好感的美英方面从宽处理，宣布无罪 释放。被宣布无罪释放的还有前副总理冯·巴本和纳粹宣传鼓动家弗里茨彻。纽伦 堡法庭还宣布纳粹党、党卫军、秘密警察、中央保安总局、中央种族移民局、武装 力量总指挥部为犯罪组织，立即加以取缔。苏联政府的代表鲁坚科认为，纳粹党第 三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应判处死刑；沙赫特、巴本、弗利茨彻均应加以惩处；纳粹 德国内阁、国防部也应定为犯罪组织。因美、英、法三国代表不予支持，鲁坚科的意见未被执行。这次纽伦堡审判被称为对首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因为紧随其后， 美军占领当局又在纽伦堡对一大批犯有各类罪行的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纽伦堡审判也是基本公正、合理的，得到了历史学家 和各国公众的认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不仅是战争的受害国如此看待纽伦堡审判，就连德国公众的大多数也持同样的 观点。1946年8 月，美国新闻调查机构在德国对数千名群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 80％的人认为纽伦堡审判是公正的，对战犯罪行的指控是无可辩驳的；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对战犯处以死刑，只有4 ％左右的人持否定态度。 

    任何想从根本上或主流上推翻或否定纽伦堡审判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